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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方性意识的发展

性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主题，自古到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性作为人类延续后代的行为与自身欲望的骚动，它又是神圣而永恒的旋律。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但人类从无知的原始性欲到对性欲的觉醒，从受性欲的束缚到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其间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里说上帝造了人类的祖先夏娃与亚当的时候他们是“不知羞耻的”，蛇引诱了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于是人类便开始有了智慧，懂得用芭蕉叶来遮拦下体，这其实就是人类性意识的最早觉醒。

 一 、古代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一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性意识

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是为正统。道家追求无情无欲、超脱尘世，其最高的理想就是成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而儒家追求“仁、义、礼、智、信”所谓“修已以安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就是如此。然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在性的问题上却持有相同的态度，那便是淡漠以待。道家的“天人合一”提倡的是神交，这一点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颇有相似之处。儒家则以“万恶淫为首”的经典古训流传几千年，虽然说孔子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但后世的儒家却仍是以色为不齿。由此可见，中国的本体文化从一开始就已经蒙上了禁欲的色彩，而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格”的汉代文学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性，始终是退居在正统意识领域的背层之中。
中国的古典文学之中以四大名著最具有文化代表性，但如果我们加以细分，便不难看到正统文化对于人的本性是讳莫如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是中国英雄主义小说的代表。《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名好汉，在战场可谓是呼风唤雨、所向无敌，但书中对于他们的妻妾却是寥寥几笔带过，更别说对他们私生活的描写了。这一点，与西方的英雄美人是格格不入的。《荷马史诗》中的海伦风华绝代，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演绎美女与“野兽”的传说。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把歌颂妇女的美貌爱情放在生活的首要位置，成为骑士文学的一个特色。但中国的英雄像关公、赵云、武松都仿佛是不问女色的，刘备更是说“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衣服破，尚乃缝，手足断，安可续？”仿佛“越是不近女色，越是英雄”一般。这种泯灭人性、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却驾轻就熟，似乎也合情合理，这难道不正说明了中国正统文化对女性的淡漠吗？在《西游记》中，作者的这种意图更加明显。唐僧视女色而变容，任由娇艳百态的女人挑逗而保持贞操；沙僧老实忠厚，不敢破戒；孙悟空自居“齐天大圣”，自不会将天上人间的女人放在眼里，更谈不上性欲，惟独是猪八戒，才真真正正的具有人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应该说他才是《西游记》中的主角。他追求爱情，宣泄自由的性欲，提倡体验真实的生活，解放精神对肉体的束缚，但就是如此富有感情的人却在西天的路上遭受了百般欺辱，这无疑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淡化，正统文化对人类性欲的鄙视。《红楼梦》可称的上是千古一绝，其中金陵十二钗便是女性悲剧的最好阐释。但《红》毕竟是在明末以后产生的，它里面已经多少带有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神来之笔。
（二）西方古代文化中的性意识

1、开放的性意识。西方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宣扬性欲。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就是古希腊文学。我们知道，古希腊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与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充分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于自我的肯定。同样，由于人对自我的关注，那么对于发自于人自身的性欲也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一个主流。苏格拉底说过：“人人都知道，爱情是一种欲念；人人也都知道，连没有爱情的人们对于美的和好的东西也有欲念。”柏拉图在它的《会饮篇》中也说过：“凡是在身体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都宁愿接近女人┄┄到了成年的时期，也就起了要生殖的欲望。这时候，我想，他也要四处寻访，找一个美的对象来寄托生殖的种子，因为他永不会借丑的对象来生殖。”博学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共有的，一种是特有的，饮食男女的欲望是共有的。”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宙斯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但正是这至高无上的神玷污了无数女性，才有了奥林匹斯山上众多的神子。当然，宙斯只是古希腊人的一个替身，古希腊神话本身就是原始初民自我关注与原始欲望的象征。于是，宙斯的风流史本身也正恰恰证明古希腊人对于性欲的追求、对于生殖的崇拜。这种生殖图腾在中国夏商的时候也有，但经孔孟之道以冲洗，所谓的“蛮夷之化”渐渐地淡化，反而在市民文学中萌芽。
2、禁欲的基督文化。在欧洲文明的另一头希伯来文化却与上述文化相反，它包括理性预制肉欲，宣扬彼岸而轻视此岸。因此，这两种文化的矛盾，经由不断的战争、领土扩张、商品交流得到相互融合，从而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便是基督文化。基督世界以全能、全善、全美的上帝为核心，“它重视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西伯来文学种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之中，神圣罗马帝国将人的肉体带上了沉重的铁镣，人也不再是单独个体而是上帝的子民，禁欲成为罗马教廷最为摧残人性的手段之一。古罗马时代最有名的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这样说过：“我的灵魂啊！你该防止淫秽，在我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承受赞美歌颂的天主保护之下，你要防止淫秽的罪”为了防止世人犯“ 淫秽”之罪，奥古斯丁提倡理性，希望人们“清心寡欲”，告诫人们要谨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贵。”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性欲”做为人类一种原始的冲动，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都是受到正统文化的束缚、压制甚至摧残的。虽然中西文化的根源不同，但对性的长期封固却是“异曲同工”，稍有越雷池一步的，都将惨遭毒手。
二、中世纪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从“禁欲主义”向“纵欲主义”转折的时间跨度，中国是在明朝中后期，大约在1550年左右，而标志着西欧性欲解放的文艺复兴的最高潮期，也是在16世纪中期。所以说16世纪作为人类性欲解放的一个时代分界点，它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
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其生产力都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脚步向前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工商业良性发展、资本逐渐积累，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在逐渐成形，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一场新时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一）中国：平民性意识的解放

1、平民性意识的解放。在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被打破与礼法堤防崩溃时，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迅速的滑向了另一边，从禁欲倒向纵欲，这带有着明显的时代性。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就在此刻出现。如果说早期的小说总是摆脱不了英雄主义与人神相恋的模式，那么《金瓶梅》则是开创近代小说的先锋，它第一次将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现。早期的男性总是小心翼翼的，女性也是哀怨满怀，而一下子，这个时代将他们在心中压抑了千多年的生殖器官解放了出来。“明中晚时期，市面上流行的刊版春画，不下百种，就连酒杯茶具上，也画有男女交欢的图画”“杨用修嫡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淫风散布，秽书艳词四处流行。刚从禁欲中解放出来的男男女女都在尽情的发泄自己的肉体。男的如西门庆寻花问柳，据《金瓶梅传播史话》一书统计，西门庆一生与25个女人上过床；女的如潘金莲为求与情夫同居而谋杀亲夫。由于社会唯一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存在，所以这种淫乐之风也未见时人评判。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汤显祖的戏剧、徐渭的“人性”论、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些都构成了以人为主的时代旋律。《金瓶梅》虽颇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它确确实实反映了一个时代，它提出了情欲解放与人本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2、正统文化对性意识解放的遏制。明清是性意识解放时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性爱观最为混乱最为变态的时代。一方面，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而“节烈风气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又在寻求自我的肉欲享受，在这种新旧时代的交替过程中，社会变得畸形而又模糊不清，社会的丑陋面暴露得淋漓尽致。森严的家长们“教导年轻好动的子孙们就范于现定的社会秩序，以期在社会上顺利发展”，而统治者也通过贞洁坊给社会的女子一种道德的模范，鼓励女子恪守贞操，尽妇人之道，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如此，所以在明清时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大量的节妇烈女。另外在明清时期女性大多有缠脚之风气，这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女人以脚小为美，当时“三寸金莲”就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但当女性洋洋得意的将改造过的样品陈列在男人的面前时，作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强制性改造，无疑是对女性一种最低贱最残酷的践踏。

（ 二）西方：反对“禁欲主义”

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比中国的性欲解放影响更加深刻，其意义也更加深刻。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它所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以此来反对宗教神学，反对加在普通人身上的愚昧无知，反对“禁欲主义”，它宣扬的人文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复兴人们对于肉体的欲望来反对上帝。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以及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作者们对于原始人性的一种重新的审视。特别在《十日谈》中，薄伽丘写出牧师、修士、修女的无耻下流，而刻划出手工业者、市民的机智勇敢、追求善美的形象，同样是性的放纵，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又有不同，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性的审视已经有了自己道德上的区分。另一个同时具有影响力的是英国的作家莎士比亚。它的戏剧尤其是悲剧，反映出人的性欲在觉醒过程中与社会传统的冲突，其悲剧性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不彻底解放。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所有的女性都占据了悲剧的一角，这也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女性依然没有地位，女性意识还未够受到重视。她们在社会中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悲剧的角色。在文艺复兴以后，整个西欧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到德意志的统一，从一战到二战到冷战，几百年间西欧资本主义在质的飞跃上也带动了欧洲人整体思维的前进。巴黎成为一块浪漫的艺术之都，维也纳成了音乐的灵魂之都，西欧人的思想，经尼采思潮的冲击，无疑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而女性性欲的解放，它作为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在西欧成为一股潮流。这一点，在西方女性文学之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19世纪30年代，西方女性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的思想影响下，女性文学大量涌现。就像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瑞、斯特奇所言：“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就是整个19世纪的历史；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无不与这个正进行着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有关，其产生原因也无不与它的影响有关。”于是，女性开始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用一种要求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英国著名的作家劳伦斯说过：“性爱正是男女之间在宇宙中的平衡，在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上，劳伦斯认为，纯粹的精神是没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植根于富有活力的肉体，而性爱正是男女最真切的肉体的接触，最深刻的血性接触，一个生命体在另一生命体的接触中才能增强自身的活力，恢复自己的生机。”女性作家用她们自身的思维来关注自身，这意味着女性意识、女性解放在西方已经向一个纵深的程度发展。
三、现代中西方文化中的性意识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性欲解放却远落后于西方。虽然经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极力的引入西学，五四运动又解放了一大批青年，鲁迅、巴金等人在一个角落拼命的呼吁人性的复归，但两千多年的裹尸布要将它彻底的毁去，又谈何容易？鲁迅有一段著名的描述：“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如果说我们这几百年的性解放，最后只能使这个民族达到这种畸形的心态，这是一种悲哀。看看近代，随着西方人权的引入，女性的解放问题作为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已经渐渐的在文艺意识领域里慢慢的萌芽。从近代男性对于女性的看法中，林语堂可谓是一个代表。林语堂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和纯粹的精神恋爱，他认为男女的恋爱是和人的肉体和性欲分不开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也完全不能把心灵与肉体的欢乐分别开来。世上可有什么对于女人只在精神上爱她而不在肉体上爱他。”同时他又说：“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道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性欲而产生的。”如此大胆的提倡肉体的性欲，把女性的肉体从三从四德的封建禁锢中解放出来，这说明了男性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问题，开始为她们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表示忧虑。但如果说男性作家的男性话语权并不能代表女性自身觉醒的话，那么女性对自身的关注，无疑说明了女性呼吁性解放的要求已经在女性的意识领域中渐渐苏醒。苏青跟张爱玲作为中国近百年来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章当然具有代表性。苏青在《结婚十年》中大胆的描写了她十年的夫妻生活，其中包括夫妻间的性生活。她一针见底的道出了上流女性的悲哀，正如她所说到：“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在无可奈何时，孩子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虽然这样的说法不免偏激，但它确确实实表现了女性对自身性意识的觉醒与对女性人权解放的强烈要求。相对于苏青的大胆直率，风华绝代的张爱玲以她极其细腻地笔调写出了的女性独特的心态：“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如此直言不讳解构女性神秘的内心世界，可谓是将女性的天性阐释得淋漓尽致。
但中国的女性远没有走出男权社会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来男性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的世界，中国的女性主义解放是极其不彻底的，它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一部分思想开放的时代女性身上，并未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规模。并且性的意识在中国女性的视角里还仍是一种神秘的封闭性堡垒，她们充当了几千年男性延续后代的生育工具，仍未将性与自身的解放联系起来。正由于此，大量传统的中国女性仍然在从事着贤妻良母型的生育工作，而她们的青春也在这种残酷的消耗被岁月磨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的一大悲哀。
中国著名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很早就提出了男女爱情的四大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而这四大原则恰恰就是为了将女性从残酷的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若夫妻结合无爱情的条件，无比较与无变迁的地方，男女仅是一种性歌的交换品，夫妻不过为一种家庭的不动产。”同时，张竞生从人类学的角度上分析了性的美学，他认为女性只有在性的生理上认识自己，才能真正的将自己解放。 而在西方，美国学者莎丽•海特是当代颇有知名度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她的《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里提到：“男人通过爱来实现性，女人通过性来实现爱。在‘实现’的过程中，从来是男权社会里的男人，给女人作各种性的规范，甚至一个女人如何才能获得性欲之满足，也是男人界定的，想当然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美国这样思想开放性爱自由的国度里，女性的解放依然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社会问题。
莎丽•海特在“语录”这样说：“一个女人在性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反映着她在其他领域中所处的地位。”所以说，中西方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几千年来女性对于自身生存空间的一个深沉的反思。
《性权宣言》实际上也可被视为《性自由宣言》，而《性权宣言》的发表，不过是“走向性自由的第一步”。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发表的《性权宣言》，传达了一种信息，代表了一种方向，体现了一种价值。从权利的视角看视性，将性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琳·马古利斯与多雷昂·萨甘在批评西方性文化时曾指出，“西方文化一直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之中，而是把它边缘化，局限于床第或者春宫文学的领域，不然就把它当作一种商品走进市场。”这样的批评现在看来有失公允。在自由、权利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性权宣言》的发表，“性权是基本的、普适的人权”的口号，至少表明性在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西方早期的人权文献及后来的宪法，无不对自由推崇备至。虽然这些文献和宪法中并未出现“性自由”，但许多西方国家在刑法中规定了“对于、妨害、侵犯”性自由的犯罪。考虑到这种情况，仍然断言“西方文化未把性整合到文化中”，显然并不确切。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整合较为成功。这除了儒家“食、色，性也”的基本人性论的贡献外，更主要的在于道家的宇宙阴阳观的贡献。对此，李约瑟中肯地指出，“由于阴阳理论已被普遍接受，因此在宇宙的背景下考虑人类的两性关系，并认为它确实和整个宇宙机制具有密切关系，这是十分自然的。”中国文化对性持有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性（交）自然观与性快乐思想相对发达。虽然有性羞耻感，但并没有西方那种沉重的性罪恶感。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权利”话语，但比较起来，中国却一直在事实上处于性的相对自由状态，至少在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如此。现代中国固然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性的反革命”，不过，由于传统上没有沉重的性罪恶感包袱，当代中国走向性自由、性权利步伐称得上是快速的。即以法律而论，当今亚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仍然保留着对通奸处死刑的规定；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已将通奸除罪化。在司法实践中，中国已经有了婚内强奸的判例，也出现了对强奸受害人给予赔偿的判例。由此可见，中国的法律条文中虽然没有出现“性自由”的字眼，但法律对性自由的保护力度还是比较有力的。当然，从道德的角度而非从权利的角度认识、理解、评价性，在当代中国仍占的优势地位，但性权意识却也在逐渐生发。对“性自由”也不象以前那样一味的漫骂、嘲讽，而是出现了较为客观、肯定的评价。所有这些都这表明，中国在性权利、性自由的道路上，虽然还有漫漫征途，但前景一片光明。
而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西方性革命，在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出现过第一次高潮，但是表现为“静悄悄的性革命”，即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论；在地域上，60年代以前的性革命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美国才发生。20世纪以来在性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并不是突发的革命。但是无论怎样下定义，还没有什么研究者否认性革命这个事实的存在。多数学者认为，性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以下这些方面。性表达和性表现方面的革命，即性的公开化。性的性别方面的革命，即女性性革命。性知识的革命，即性学革命。性与生殖的关系的革命，即生殖革命。性与婚姻的关系的革命，即婚姻革命。 性的代际关系的革命，即所谓“青少年造反”。 性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革命，即性的私事化。

性解放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也象其他任何一种革命一样，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和公认的敌人，运动才能开展和进行。但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性风尚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已经被革命得差不多了，性还能往哪里解放呢？本世纪以来，社会各方面的不断个性化，也使得性革命敌人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和显化的社会设置，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其他个人的自主选择。这不仅不能构成性革命的敌人而且恰恰是性解放的理想。于是性革命也就因为没有敌人而寿终正寝了。性革命没有失败，但是它成功也就是它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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